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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旧南方最经久不衰的形象莫过于种植园和南方美人。

这两个形象成为了美国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它们

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已逝世界的神话。种植园代表

着一种理想化的贵族生活方式，而南方美人则是这种生

活方式的完美化身。在文学作品中，种植园常被描绘为

宽阔的白色庄园，周围环绕着橡树和草坪，象征着繁荣、

稳定与传统。而南方美人则以她们的优雅、魅力和坚韧

不拔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灵魂。种植园的繁荣建立在奴隶

制的基础上，而南方美人的光鲜外表下则隐藏着严苛的

社会规范。当南北战争结束，旧秩序崩塌，这些美丽的

幻象开始瓦解。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和玛格

丽特·米切尔的《飘》是两部与旧南方形象密切相关的伟

大文学作品，两位女主角布兰奇·杜波依斯和斯嘉丽·奥

哈拉面临相似的困境，但她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布兰

奇的幻想与现实的冲突和斯嘉丽在逆境中的顽强生存，

都体现了南方女性复杂而多维的特质。

《欲望号街车》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路易斯安那州

新奥尔良。考瓦尔斯基一家住在新奥尔良的法国区。斯

特拉怀有身孕，与她的丈夫斯坦利（一名蓝领工人）共

同生活。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她的姐姐布兰奇——一位

南方美人——突然来访。她表现得有些奇怪，但起初除

了轻微的歇斯底里外，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她告诉斯特

拉，她们已经失去了家族的庄园，她因精神压力前来探

望妹妹。斯坦利最初对她很友好，但在得知庄园已经不

在后，他变得不太高兴，认为布兰奇侵吞了他妻子的部

分财产。两人之间的冲突由此展开。一天晚上，在一场

扑克游戏中，斯坦利喝得酩酊大醉并打了斯特拉。女士

们都去了楼上邻居的公寓，但斯特拉很快又回到了斯坦

利身边。就在那晚，布兰奇遇见了斯坦利的同事米奇，

两人给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第二天，斯坦利偷听到，

布兰奇劝说斯特拉离开斯坦利，但遭到了斯特拉的拒绝。

斯坦利私下调查了布兰奇的过去，发现她因与陌生人有

过多段关系而失去了教师职位，并被劳雷尔市长驱逐出

境。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斯特拉和米奇。原本计划与她

结婚的米奇听到这个消息后抛弃了她，没有出现在她的

生日派对上。布兰奇陷入了绝望。那天晚上，斯特拉因

即将分娩而被送往医院。几小时后，斯坦利回家休息，

并强暴了布兰奇。布兰奇彻底崩溃了。几周后，当这些

男人正在打扑克时，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走了进来，将

布兰奇带往精神病院。

《飘》的故事围绕着南方美人斯嘉丽·奥哈拉的生活

和经历展开，故事背景是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期

间和战后重建时期（1865-1877）的乔治亚州。表面上

看，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作为一位富裕种植园主

的娇生惯养的女儿，斯嘉丽自私、精明，总是享受被众

多追求者环绕的感觉。但她真正倾心的男人是阿什利·威

尔克斯，然而他拒绝了她的热烈爱慕，转而娶了自己的

表妹梅兰妮·汉密尔顿。在她的一生中，她先后嫁给了三

个男人：查尔斯·汉密尔顿、弗兰克·肯尼迪和瑞特·巴

特勒，其中她最终意识到瑞特才是她真正的爱人，是她

想要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但为时已晚。瑞特在发现无论

他如何取悦斯嘉丽，她都不曾放弃对阿什利的爱后，选

择离开了她。这本书分为三个历史背景：旧南方、亚特

兰大的烧毁以及重建时期。斯嘉丽从内战前一个天真、

任性的女孩成长为重建时期肩负家人和朋友重担的独立

女性。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各自象征着南方的不同部分，

也展示了女性是如何在不经意间获得解放的。斯嘉丽·奥

哈拉代表着新兴的南方，而她的嫂子梅兰妮·威尔克斯则

代表着即将消亡的古老南方。

一、同一困境

安妮·菲尔·斯科特在其著作《南方女性：从基座到

政治 1830-1930》中写道，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女性被描

述为：这种奇妙的存在被描绘为一个顺从的妻子，她的

存在理由是爱、尊重、服从，并偶尔取悦她的丈夫，抚

养他的孩子并管理家庭。她身体虚弱，“适合于不那么劳

累的职业”，依赖男性的保护。为了确保这种保护，她

被赋予了“在她周围的任何男人身上创造魔法”的能

力。她害羞而谦逊，美丽而优雅，“是创造中最迷人的存

南方美人布兰奇与斯嘉丽：同困境，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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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她所处每个圈子的魅力与欢愉”传统上，南方

女性被培养成只需美丽和纯洁。这种“家中的天使”概

念塑造了她们在父权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女性只需因

其美貌和继承的社会地位而结婚。在这个精心编织的社

会结构中，南方淑女的教育主要围绕着如何成为理想的

妻子和母亲展开，而非追求独立思考或职业发展。她们

被期望掌握弹奏钢琴、刺绣、绘画和法语等淑女才艺，

这些技能不是为了个人发展，而是为了在沙龙中展示，

吸引适宜的婚姻对象。

威廉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布兰奇的服装，例如，开

头的描述：“她的外表与这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她身着

一套白色的衣服，蓬松的上衣，佩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

白色手套和帽子，仿佛正在参加花园的夏季茶会或鸡尾

酒会。”尽管庄园已经不存在，布兰奇仍试图打扮和表现

得像种植园的女主人；在她的内心深处，这种精致不仅

意味着美丽，更代表着身份与价值。每一件轻盈的丝质

衣裙，每一条精致的丝巾，每一抹精心施展的妆容，都

是旧南方贵族身份的有形延续，是她对那个已然消逝的

世界的眷恋。每当布兰奇穿上这些华丽的服饰，她似乎

能够暂时逃离残酷的现实，重新成为那个备受推崇的南

方美人。她拒绝在明亮的光线下被人看见，不仅是为了

掩饰年龄的痕迹，更是为了保持那种朦胧的、近乎梦幻

的存在状态。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华服能够更好地掩

盖现实的粗糙与残缺。

斯嘉丽同样被父权标准所束缚。南方美女的形象在

对斯嘉丽纤细腰身的描述中显而易见——“在三个乡村

中最小的腰身”，以及她的衣服优雅地展现出的成熟胸

部。斯嘉丽在舞会上必须吃一些食物，尽管她没有食欲，

只是为了在舞会上表现得得体。她还需要穿上紧身胸衣、

裙撑和其他层次的衣物，尽管这让她呼吸困难。像斯嘉

丽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一天中需要经历多次换装，

因为从早餐到晚餐的每个社交场合都需要不同的服装。

这些理想女性身体的规则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控制。

年轻的斯嘉丽内化了这些标准，同时在温柔的年轻女性

和性欲对象的角色之间周旋。斯嘉丽倾向于在外表上吸

引他人，享受被注意和用她独特的美丽与他人调情。在

斯嘉丽看来，女性应该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身体作为交换，

从男性那里获得一些好处。每当斯嘉丽穿上那些精心裁

剪的裙装，以十七英寸的纤腰为骄傲时，她便无意识地

顺从了这种父权评价体系。她那条由玛米帮忙束紧的紧

身胸衣，成为了一种象征性枷锁，代表着南方女性为迎

合男性凝视而甘愿承受的身体束缚。即使在战争摧毁了

塔拉庄园的繁华后，斯嘉丽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对外

表的执念——她用窗帘制作的那条绿色裙装，表面上是

为了打动瑞德获取金钱，实则反映了她内心深处仍然相

信，女性的身体魅力是最有效的社会货币。

布兰奇和斯嘉丽都受到社会规则的限制。布兰奇

渴望酒精，却拒绝承认自己对酒的渴望。尽管布兰奇

常常被描绘为饮酒，但她试图掩饰这一点。在故事的开

头，尤尼斯让布兰奇进入斯特拉的公寓后，布兰奇独自

一人，迅速“倒了一半的威士忌并一饮而尽”，但她确

保“仔细放好酒瓶并把杯子洗净”。当斯坦利问她是否想

喝一杯时，布兰奇再次淡化了自己对饮酒的需求，回答

说她“很少”喝酒。在他们去游乐园约会后，米奇问布

兰奇是否想喝酒，但她迅速转移了话题：“我希望你喝一

杯！”布兰奇隐藏自己频繁饮酒的事实，因为她知道这

违反了南方淑女的完美理想。斯嘉丽也喜欢饮酒，尤其

是烈酒，但她的黑奶妈总是提醒她，像她母亲艾伦那样

的体面女性不应该喝烈酒。斯嘉丽的母亲艾伦是法国贵

族的温柔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后裔，她竭尽所能地教导斯嘉

丽如何成为真正的淑女。艾伦和奶妈教会斯嘉丽合适的淑

女礼仪，包括如何笑和说话。“我告诉过你，能从她吃得

像小鸟一样的样子判断一个淑女。”艾伦和奶妈期待斯嘉

丽在男人为她们创造的身份中存在：母亲、女儿和妻子。

斯嘉丽和布兰奇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并在后来的

生活中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变迁。她们都是那个时期的过

渡性人物，但她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因此命运也各异。

二、两种不同的故事

在布兰奇的心中，权力是一种继承的特权，而非通

过努力获得的。这一信念在她的整个生命中始终未变。

布兰奇对家族的祖传遗产感到极为自豪，自认为比斯坦

利出身更高贵。她自豪地提到自己的血统是“法兰西血

统”。当斯特拉告诉她斯坦利是波兰裔时，布兰奇回答

道：“他们和爱尔兰人有点像，不是吗？……只是没有那

么高雅？”布兰奇不断提醒斯特拉和斯坦利，斯坦利的

民族背景将使他永远无法在旧种植园中获得任何地位。

布兰奇似乎最为不满的是她纯正的杜波依斯血统可能会

因与斯坦利的混合而受到玷污。在得知斯特拉怀孕后，

布兰奇提到“我们的血”与他的血混合了。对布兰奇而

言，斯坦利和斯特拉的血液混合是对她世代精心培育的

家族王朝的终极侮辱。布兰奇·杜波依斯代表了一个乌托

邦式的、贵族的旧南方世界，她拒绝接受新南方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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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她无法摆脱富裕而过时的过去，被对理想生

活的渴望所束缚。布兰奇喊道：“我不想要现实，我想要

魔法！……是的，是的，魔法！”她不断活在过去，甚

至试图扮演南方美人的角色。

在《飘》中，斯嘉丽·奥哈拉同样厌恶社会的变化，

但斯嘉丽却有所不同。当养活家庭的责任落在斯嘉丽肩

上时，她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和智慧，操控身边人，劝

说并征服任何阻碍她的人。她面临着挑战她作为女性和

南方人身份的障碍——重建塔拉庄园和与北方联邦军作

斗争以防止他们夺走她家族的土地。尽管邻居们因威尔

出身卑微而反对她妹妹苏埃伦与他的婚事，斯嘉丽却表

示同意。因为对斯嘉丽而言，在重建塔拉面前，民族背

景并不重要。当北方联邦军侵入塔拉时，她勇敢地战斗，

得知房子被北方联邦军占领并洗劫后，她拿起一壶烈酒

说道：“我知道没有淑女喝烈酒，”她说，“但今天我不是

淑女……”当她饮酒时，“一阵温暖缓缓流淌在她的血管

中，穿过她的身体，直到连指尖都感到刺痛。这种温暖

的感觉是多么幸福，似乎渗透了她冰封的心灵，力量重

新回到了她的身体中。”

斯嘉丽和布兰奇是美国文学史上两个鲜活的旧南方

美女形象。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她们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她们自出生起就被培养成南方淑女，但命运却截然不同。

布兰奇在现实与幻觉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她的悲剧。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斯嘉丽在小说结尾失去瑞特·巴特

勒也受到了惩罚。然而，我相信通过最后几页，米切尔

传达了她的观点：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面临各种危险，

但斯嘉丽坚持“明天是新的一天”所暗示的乐观精神永

远不会消逝。我们不应活在过去，而应更加坚强、无所

畏惧地向明天迈进。这种面向未来的勇气或许正是最珍

贵的南方遗产，比优雅的举止和古老的庄园更加持久，

更加生机勃勃。

面对变革的世界，布兰奇选择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

最终被现实击垮；而斯嘉丽虽历经挫折但始终向前，在

新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两位南方美人的故事

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叙事，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她们

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过去与未来的拉锯。在文学

的长河中，她们永远定格为那个逝去时代的象征，提醒

着我们关于坚持与适应、传统与变革的永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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